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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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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荣新

! ! ! !我和妻子都是“一片红”的知青，当年去了
安徽寿县插队落户。返城后完婚，以后的岁月里
忙工作忙家务，疏于与插兄插妹们联系。十年前
的第一次知青聚会，记忆犹新。

那天，济济一堂。久别重逢，插兄插妹热泪
盈眶，感慨万端：从十七八岁在农村结缘，到如
今两鬓添霜，有的当了官，有的发了财，有的重
病缠身，更有英年早逝……那一刻，没有地位、
财富的差别，有的是情谊和赤诚。大伙儿敞开心
扉，热血沸腾。席间，相约一起再回趟第二故乡，
看看老乡们现在的生活；还相约将来集体到同
一家养老院去终老。

第一次聚会，是有头有脸的插兄来埋单。后
来是“有花头”的人负担大头，剩下的大家分摊，
愿出多少就出多少。再后来是 !!制，谁都不欠
谁。数年下来，随着聚会频次增加，聚会成了什么
都有的“大杂烩”，成为“谈经头”的茶馆店。从第
一次相聚的意犹未尽，发展到后来的不欢而散。

我们的“知青会”开始变味。聚会变成了某些
人专挑熟人捞外快的“自留地”。赵兄在聚会上拉
拢大家投资做保险；嗲妹妹在聚会上推荐理财产
品；殷女士推销保健品；桂女士组织大家去农家
乐相聚，暗中收取“抽头”；做服装生意的翔哥，口
口声声说给大家特惠价，结果是“杀熟”……
相聚不易，久处更难。初始的聚会叙旧变成

了后来家长里短的信息交换；再后来变成了晒
富炫耀的场所。再再后来，埋怨牢骚多了：说某
君发喜糖还要挑人头；说某君海外旅游归来发
礼品没有一视同仁，不一而足。渐渐有人找借口
推辞聚会了，我和妻子也开始有选择地参加。

相聚不易!久处更难

! ! ! !掐指一算，本人参加的聚会有七八个之多，如
初中同学会、插队知青会、文工团团友会（县团和
市团两拨）、工厂工友会、机关退管会（每月聚会一
次）以及新近加盟的文学社文友会。要说这“聚会”
的感受嘛，本人厌烦人多嘈杂，偏爱小聚会。

“同学会”中的"君对同学们的去向了解
多。#$$$年，她心血来潮，约请了十几位同学到
她家聚会。整个聚会的气氛十分拘谨，因为彼此
很陌生。我等 %&届初中生，上课才一年，就停课
闹“文革”，同学间接触不多，聚会时好几个同学
我都叫不出名字。交谈中发现，除了我和"君还
在上班，其余同学不是下岗就是失业，或是提前
退休。饭桌上很难找到共同话题。如今，“同学会”
只有我等三人而已，倒也投机。

我的“知青会”是当年一口锅里摸勺子的三
个插兄，保持四十多年的交往。

相比同学会，团友会倒是热闹。我曾在外省
一个县文工团工作十年，'(&$年县团改制后，团
友们各奔东西。上世纪 ($年代末，我调回上海工
作，每次回外省探亲（妻是当地人），总有一个铁
哥们召集仍在那儿生活的团友们聚会。几次下
来，我兴味索然。何故？其中几位“酒闹”把持聚会
话语权，一股劲地劝酒、拼酒。我不善饮酒，如坐
针毡。后来，我跟铁哥们说，以后我回来就和你 )

兄、*君（当年室友）和前辈 +先生四人聚会吧。
后来的“四人会”每每相聚，把盏叙旧，从容惬意。

今年加盟的文友会阵仗大，少则三十多人，
多则五六十人，每次聚会，老会员们三五成群在
台下开小会，会长总在台上不断提醒会员们“安
静，安静！”我觉得人太多，太嘈杂，难有“雅集”之
意味。再度印证我“聚会不宜人太多”的观点。

我喜欢小聚会

! ! ! !自 #,-$年起，每年的 (月 &日下乡纪念
日，荒友们（北大荒农场战友）总要在一起聚会。
去年“(·&”聚会日，我们相聚在太仓沙溪古镇的
“阿辰农家乐”。餐桌上的欢畅和餐后漫步老街
的悠闲不足以勾起我的回味，倒是三五老友的
茶聊，让我回味无穷。

晚餐后，两桌“麻友们”依旧继续着他们的
“战斗”，剩下的我、祥妹、阿昌夫妇、金林夫妇，
沏上了一壶热茶，开始了我们一伙的传统节
目———茶聊。如今，互联网、手机终端、微信等等
高科技手段的使用，人际交流似乎没有距离和
障碍。但我等爱茶聊的荒友坚持认为：情感沟通
的最佳方式还是面对面地促膝谈心。

在各自返城的几十年间，我们一起下乡的
荒友们，上班下班、养儿育女、终日忙碌、四处奔
波。说句心里话：当时有时间聊天都嫌累。如今，
到了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了，于是营造
一个空间，有机会坐下来，去尽情地倾诉、抒发、
释放……是对逝去岁月的一种抚慰。

那晚，香茶伴话题，我们几个都很亢奋。我
想起了在农场大雪没膝的一个天还没大亮的清
晨，在去食堂烧早饭的路上遇到狼的往事，现在
说起来还后脊梁冒冷气。阿昌讲述了 *因受他
人的气，一时想不开，跳井的窝囊事，大伙儿听
了，心里一下子抽紧了。)又谈到了那年秋天，
半夜袭击葵花地出恶气的痛快事，大家笑得前
仰后合。那一刻，我们似乎穿越回那个青涩
时代。

那晚的茶聊，让我回味无穷。我
期待着今年的“(·&”聚会日。

聚会茶聊回味无穷

文!姚志康

文!朱志林

! ! ! !好些年前我参加一个崇明农场场友聚会。做
东的李兄是当年的农场副场长，后来成了一家合
资企业的董事长。其他七八位场友也都是我在场
部工作时的同事。因我比他们年长几岁，过去在
农场里，他们都亲昵地叫我“老阿哥”。时隔 #$多
年，他们都混得有头有脸，比我有出息，有的是身
居要职的政府官员，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腰
缠万贯的民企老板，职位、地位、财富都远在我之
上。但他们见到我，依然是“老阿哥、老阿哥”地叫
个不停，那股亲热劲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席间，大伙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尽情地叙述
那青春岁月里的种种趣事、幸事和辛酸事。有时
还要争执一番，纠正某位仁兄叙述中某个细节的
不确凿，或相互“揭短”，说 ! 当年暗恋某某姑
娘，却不敢表白，结果被他人抱得美人归；说 .

帮厨时常偷吃肉，吃了不算还夹带出去，留着当
夜宵吃；说 +家庭出身不好，为了入团，讨好团
支部书记，主动帮人家洗衣服……大伙或开怀大
笑，或啧啧叹息。此刻，没了领导的威严，没了老
板的派头，就像脱光衣服在大池子里泡澡，分不
清富贵还是贫贱，还原出一个个“本真”的哥们。

那场聚会从傍晚持续到深夜。分手时，个个
眼眶潮湿。那夜，我失眠了。望着窗外的一轮明
月，我自问：场友会，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亲和力？
我自答：大概是场友们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是从进
入农场那一刻开始的。无论后来各自的人生发生

怎样的变化，那第一步是具有共性的。那一
份不带任何功利结下的友情是纯正无价
的，今天的聚会自然是只有真情无贵贱。

聚
会你
参
加
了
吗

老少咸议

>>>编者按：

话题“聚会，你参加
了吗？”（上篇）中五位作
者的笔谈，无论是张谷平聚会遇
故知，勾起伸张正义的往事；连俊
享受来自聚会外的关爱；战友会
里的“顾头”乐当召集人的故事；
还是杜晓建旅行途中的“乐”与
“趣”的心得；周玫书写的“调适心
情靠聚会”的家长里短，都透出
“聚会”的正能量。

本版（中篇）又有五位作者加
盟笔谈，敬请读者朋
友品鉴和上篇中不
一样的故事。

! ! ! !老同学聚会，西装革履的
/0姗姗来迟。/0看着一群老
同学，突然提高分贝：“我现在
身价两个亿！”大家诧异地瞧着
这个自称是从美国回来的家
伙，气氛变得凝重。

老同学们彼此谦让着纷纷
落座。“博士”“秀才”“黄毛”彼
此喊着儿时的绰号，说起当年
的趣事、糗事，笑声不断。大伙
都避开了 /0。/0全然不觉自
己落了单，依然拉住身边一位
同学，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在美
国的富裕家境，被他拽住的老
同学只顾往后缩，他还拎不清。
继续吹：“我在纽约和洛杉矶有
两处别墅，都配有游泳池……”
他见同学们各自交谈没听他吹
牛，忽然用手指放在唇边嘘了
一下，大伙安静下来了。/0环
顾一圈，郑重其事地说道：“真
呃，我现在的身价是两个
亿———两亿美元！”

酒桌上顿时静默，无人搭

茬。老班长急忙岔开话题，大伙
这才彼此碰杯喝酒。

散席了，他拽住两位与他居
住相近的老徐和老程说：“阿拉
叫辆差头一道走，我挺账。”坐进
差头，他又开始吹嘘。车子离 /0

家老房子不远了，他招呼司机把
车停在路边的一家五星级宾馆
门口，说去跟一位国内大老板谈
生意。接着随手掏出一张交通卡
扔给司机，吩咐道：“把后座的两
位先生送到家门口。”司机放心
地继续行驶。等司机回过神来
了，把交通卡放在读卡器上刷了
一下，显示器读出余额为零。司
机没好气地问后排的老徐老程：
“还要乘下去吗？”

老徐无奈之下付了 12 元
车费，两人下了车。老徐忽然想
起来：“刚才那家宾馆的员工通
道穿过去就是他家老房子，这
家伙早就想好要白相阿拉。”

第二天，/0被踢出了老同
学微信群。

聚会遇到!奇葩"

文!俞鸿虎

文!朱扬清

只有真情无贵贱

【中篇】


